
   

面向现实生活的哲学反思与阐释 

崔唯航 

黑格尔说：“熟知并非真知。”此可谓一语中的。哲学的工作恰恰在于从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真理。对于日
常生活中的人们来说，最为熟知的无疑是他们无时无刻不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然而，对于现实生活的真相，人
们却往往“日用而不自知”，这样，对于生活的反思与阐释就构成了哲学的任务。一 
人的生活首先是实存的，然而实存的生活就是人的现实生活吗？并非如此，动物的“生活”也是实存性的，但他
们的“生活”只能叫做生存，而不能叫做生活。因为对人而言的生活不仅是实存的，而且是现实的。离开了实存
性，固然谈不上现实生活，但仅仅具有实存性，还不就是现实生活。在实存的生存和现实的生活之间，还隔着一
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就是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曾经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
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表面看来，这段话蕴涵着一种“矛盾”。因为从经验科学的视野
看，人的实践活动建立在也不能不建立在“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之上，因此“现存的感性世界”应当是人类
实践活动的基础。但马克思在此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不是“现存的感性世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而是人
类实践活动是“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这岂不是颠倒事实。这的确是一种颠倒，对（经验）事实的颠倒。但
正是通过这一颠倒，马克思实现了一种视野的转换，即从经验科学、日常常识的视野转换为哲学的视野，马克思
哲学的基本逻辑亦由此展现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外部世界只有受到实践活动的“改造”，才有可能进
入人类社会历史的领域，进而成为人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在此，人的实践活动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和基础性
（并非事实上的先在性）。为了理解的方便，我们在这里不妨把实践看作一种视阈，只有进入这一视阈之中并被
这一视阈加工改造过的外部世界或自然界才能够成为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上面提到的“现存的感性世界”无疑
是已经经过加工改造的现实世界）。当然，这并不否认这一视阈之外或进入这一视阈之前的外部世界的实存性和
先在性。“自然对象在其自身的客观实在性和历史先在性这一点是绝对的，这并不以实践的发生而转移，这是马
克思哲学逻辑的客观视角。同时，自然对象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类生活的基础和实践（认识）的对象，这是由实
践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是马克思哲学逻辑的主体视角。”二 
把握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逻辑，就可以弄清生活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现实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建立在
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并被实践活动所加工改造过的生活才是现实的生活，否则只能是非现实的、实存的生活。而
严格讲来，非现实的、实存的生活只能是一种纯粹自然生理意义上的生存。（自然）生存与（现实）生活的差别
就在于是否进入实践的“视阈”并被其所加工改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实践的加工改造究竟给生存增加了什么，
从而使其摇身一变，成为了（现实）生活呢？换言之，生活的现实性比生存的实存性到底多了点什么？（正是这
一什么使现实生活成其为现实生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之谜的揭示给了我们关键性的启示。马克思指出商品之所以是商品，不仅因为它有
用（这一点非商品的物品也可以具有），具有使用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交换价值（这一点非商品的物品
不具有）。交换价值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虽然一定要、也不得不“附着”在商品的自然属性之上，但就其基本
性质和来源来说，却和商品的自然属性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用分析自然属性的方法来分析作为社会属性的交换价
值。“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
不能用化学试剂，抽象是唯一可以当作分析工具的力量”。而只能从隐藏在商品背后的人类活动中探寻交换价值
的本质。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行，马克思最终揭示了商品之谜：隐藏在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三 
马克思对“商品之谜”的揭示对于我们探索“生活之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它给我们指示了方向：必须超越
作为自然、物理存在的物，从隐藏于物背后的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人的活动、人的关系）之中探索生活之谜。这
就意味着生活的秘密不在物，而在人，在人的社会性存在之中。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实）生活多出来的
那个使其超越（自然）生存，而成其为（现实）生活的“什么”，就不是物理性、实存性的自然存在，而是历史
性、功能性的社会存在。进一步讲，这种社会存在就是人们无时无刻不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属
人”的，也就是说，是人所专有的，因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
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他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正是
这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人人都能理解、能领会的“属人”的“关系”使生活充满了意义，使世界不再是自然
存在物的集合体，而成为了人的生活世界；同时也使实存性的生存变成了现实性的生活。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
生活正是一个不断创造关系和意义的过程。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分析中我们之所以将现实生活分为两个部分：实存性的自然生存（物的一面）和“属
人”的社会关系（人的一面），纯粹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进行的理论抽象。事实上，现实生活本身乃是物与人、
实存的自然与“属人”的关系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和基础性，即只要置身于生活之中，就
已经被这种统一所笼罩了。人所“遭遇”到的一切，都不仅仅是物或者物的集合，而“直接”就是物与人的统一
体。比如当你走进教室，看到的“直接”就是讲台（物与人的统一体），而不是木头（物）。具体而言，你不是
先看到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平面，然后看到一个桌台，再后看到桌台下面的木质的底座，最后再把它们综合起



来，从而看到讲台。实情并非如此，而是你“一下子”就看到了讲台（那些组成讲台的物、感觉材料，如色彩、
形状、质料等，不过是你事后分析出来的，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且这种分析和抽象活动，不过是现实生活的一
种派生形态，而非源初形态）。就像人走进音乐厅，听到的“直接”就是音乐，而不是一系列声响、音波的组
合；走进美术馆，看到的“直接”就是绘画，而不是一系列色彩、光波的集合。所以马克思说：“人的眼睛与野
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与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因为“社会的人的感
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社会的人感觉到的是物与人的统一，而非社会的人感觉到的只有物，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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